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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一字之错” 就曾让我

成了倒霉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们村里最后一次划宅基地时， 村

委很开恩， 也给早就吃了“国库

粮”、 当时又不在本县 （区） 工作

的我划了一位。 小有遗憾的是， 村

里的办事人员填证时把我名字的

“茂”， 写成了感冒的“冒” ……这

差错， 一晃几十年。 去年， 市里对

全市城乡居民的房屋统一核查登

记。 我到村委开了“彭友冒系彭友

茂之误” 的证明信， 到办事处盖了

章， 带上身份证、 户口本 （上面均

为现名）， 到市政府服务中心予以

更正， 领到了“我是我” 的新房产

证。 在 62 岁的洛阳市民李乃甫面

前， “那我就比不上 （他） 啰”：

在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上， 李乃甫的名字错了一字， 被告

知需村委会、 派出所、 国土资源所

开具证明才能改正。 这一纸证明李

老汉一连奔波 22 天仍在当地上述

多个部门之间“打转转”。 相比之

下， 同样是名字错了一个字， 纠正

起来， 我老汉才用了两天就搞定

了， 太便宜我了。

“一字之错” 也有殃及自己

的。 1853 年， 太平军北伐时， 驻

扎在江苏仪征城外。 先行官派小校

向主将请示行军路线时， 正在与人

交谈的主将默默地写了个“烧”

字。 先行官见到手令大吃一惊， 但

又想军令岂能更改， 便下令每个人

准备一把火， 拂晓前烧城。 到时烟

焰冲天， 哭天呼地。 主将找来先行

官， 查问为什么烧城。 但看了自己

手令后大呼： “我之过!我把‘绕’

字写成了‘烧’ 字， 好端端的仪征

城化为灰烬了。” 遂请主帅对自己

处以极刑。

“一字之错”， 还有要了别人

命的呢： 明朝洪武年间， 有个叫卢

熊的读书人，为人耿直任性，十年寒

窗金榜题名， 被吏部推荐到朝廷做

官。 朱元璋选贤任能委任他到山东

兖州当知州。 卢知州接到命令兴高

采烈走马上任， 到兖州后便启用官

印，发布文告。他把皇帝授给他的官

印取出一看傻了眼，原来，朱元璋笔

下的诏书是授卢熊为山东衮州知

州， 这官印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刻制

的， 这兖州自然变成衮州了。 可是

山东哪有衮州这个地名？ 卢熊若将

错就错也就罢了， 管它衮州还是兖

州， 这是皇帝改的， 谁还敢怎么

的。 可这位知州大人书生气很浓，

不会变通， 他认为兖州哪能成了衮州

呢？ 不行， 我咽不下这口气， 好不容

易弄个官当， “衮州” “衮州” 太难

听， 做官凭印名不正言不顺， 他苦思

冥想后连夜向皇上写了一份奏章， 要

求皇上改字， 重新刻一枚官印。

朱元璋出身寒门， 身份卑微， 是

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皇帝， 这老儿的忌

讳就怕别人说他没文化， 这下卢知州

揭了他的短， 那还了得， 皇帝一怒问

题就大了。 朱皇帝一见奏章， 脸上红

一阵白一阵， 顿时气得七窍生烟。 这

字是写错了， 他是南征北战打天下的

人， 对全国地名了然于胸， 尤其是兖

州这个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城池， 他

哪能不知道兖州不是衮州， 这衮字的

读音是“gǔn” 而不是“yǎn”。 但

是， 想要皇帝认错那就大错特错了。

卢知州的奏章还没看完， 就被朱元璋

撕了个粉碎， 大骂道： “卢熊好大

胆， 竟然给朕咬文嚼字， 朕还不知道

山东有个兖州？ 朕授他衮州知州就是

兖州知州， 这兖和衮就是同一个字，

就是因为文人多事写法不同， 这卢熊

竟敢将它念成‘滚’ 州， 这不是要朕

滚蛋吗？ 混账东西， 刑部尚书听旨，

将卢熊斩首。” 可怜卢熊为了一个字，

竟然稀里糊涂地送了一条命。

■八面来风

一字之错起祸端
□彭友茂

■灯下漫笔

捐班：清代的显性腐败
□沈 栖

■私人相册

家乡新貌
□刘向东

过了突兀的崖口， 绿茵茵的河滩草甸

犹如徐徐展开的扇子渐渐开阔了， 也就隐

隐约约看见了外婆的村子。 村口沿河原先

那七零八落残齿般的石坝已整修一新，好

像雄壮的长龙蜿蜒护卫着东侧一长溜连着

山坡的玉米地。空气里也就多了一份香甜。

乡村振兴的东风宛如神奇的画笔， 把

家乡涂抹得美丽多彩， 仿佛时光在让一些

记忆变得遥远和模糊的同时， 又悄然定格

在了某一时刻。 就像眼前的村子， 抹不去

变不了的是靠山面河的风水灵气和山沟沟

的一片恬静。 而可变的是新房多了， 平坦

的水泥路取代了曾经的羊肠小道。 几户装

饰洋气的农家别墅在茂密的树阴下越发地

朴实宁静， 满脸喜悦的主人在宽敞的院落

里翻晒着秋收的作物。 他们好像只有一个

信念， 那就是乡村振兴和家乡的绿水青山

永远是自己的乡愁。

在一家铺满作物的院子里， 我与一位

手端烟袋的老人闲聊。 他把小马扎给我

坐， 自己靠着梧桐树点上一锅烟说， 如今

村里可美了， 连收庄稼也不用愁了。 手机

一打、 鼠标一点， 乡里的合作社就有专人

来收购。 村里还有文化站、 医疗室和小超

市。 反正城里有啥咱也有。 他呼出一口烟

又说， 在城里的儿子以前很少回村里， 现

在是隔三差五往家跑。 因为有车有路， 方

便呀。 再说还有一亩三分地， 想吃啥就种

啥， 可绿色了。 老人缓缓吸了口烟， 泛起

一脸的舒坦和满足。

对面人家的门半开着， 一对手持兵器

威风凛凛的门神四目相对。 坐在门槛上的

老奶奶见了我笑眯眯地招呼我进屋坐。 屋

子敞亮整齐， 正堂墙上“光荣之家” 的牌

子端正光亮。 下方的桌上放着几只黄灿灿

的梨子。 我一坐下她就拿起梨子撩起衣襟

擦了下说是自家山上的让我尝尝。 我咬了

一口， 确实是肉脆汁甜， 有股久违了的味

道。 我吃着梨见开着的电视机就说平日里

常看电视吧？ 她瘪瘪嘴笑笑说： 喜欢看。

电视是孙女给买的。 她还说以前老断电，

现在好了， 乡里有水电站， 就连前些年断

流的河、 断流的泉都又有了清亮亮的水。

她扬起手比划一下说， 北面沟里的山泉流

得可欢呢。

我掬上一捧， 沁凉纯净的泉水依旧是

儿时的味道。

有生命就有归宿和守护， 就有灵魂和

念想， 也就有了不断的乡愁！

■并非闲话

“穷怕了”就能贪吗？
□陈鲁民

贪官被捉拿归案后， 给自己

找的贪腐理由五花八门， 无奇不

有， 每每令人 “叹为观止”。 吉
林省信托公司原董事长高福波的

理由是， 因为从前 “家里穷” 自
己 “穷怕了 ” 。 （11 月 20 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但穷怕了就

能贪吗？

穷则思变， 是个值得肯定的

积极思路， 但怎么个变法， 却各
有其招数，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或起早贪黑， 勤劳致富； 或经商

办厂， 日进斗金； 或歌舞卖艺，

一招鲜吃遍天； 或挥毫作画， 换

来润笔之资； 或发明创造， 出卖
专利等等， 无论如何不能违法乱

纪， 胡作非为。 否则， 即便变富

了， 阔了， 发达了， 也早晚会受
到法律严惩， 会重新变回来， 甚

至赔个精光。

特别是为官之人， 如果觉得

拿官俸太穷， 不够风光之用， 那

就干脆辞职下海， 经商致富。 既
做官又发财， 拿着官印捞钱， 今

天是绝对行不通。 其实， 穷与富
都是相对的， 官员收入若和那些

一掷千金的大款土豪比， 可能要

逊色， 但比一般工薪阶层还是要
丰厚得多， 且不说还有各种令人

羡慕的生活待遇。 譬如年薪已高
达百万的高福波 ， 还觉得自己

穷， 还要贪得无厌地接受贿赂，

不择手段地侵吞公司资财， 涉案
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真是欲壑难

填， 捞钱捞红了眼。

平心而论， 像高福波这样出

身苦孩子的官员很多， 当过放牛

娃的也不少， 大多数都能不忘初
心， 做个廉政勤政有所作为的合

格公仆。 但毋庸讳言， 苦出身的
贪官也不乏其人 ， 非常可笑的

是， 一旦他们落入法网， 几乎无

一例外地都会在忏悔书里强调自
己是苦出身， 是放牛娃， 是事出

有因， 情有可原， 似乎这样就可
以减轻处罚， 获得法外开恩， 他

们也太天真幼稚了。

说到苦怕了， 有这样两个古

人。 北宋宰相宋庠， 听说同是高

官的弟弟宋祁花天酒地， 生活奢

靡， 很生气， 就对他说， 你还记
得当年咱们吃齑菜煮饭的苦日子

吗？ 宋祁则反唇相讥： 你说咱们
当年过苦日子为个啥？ 言下之意，

还不是为了今天的高官厚禄， 吃

香喝辣。 无疑， 对于当年吃齑菜
煮饭的苦日子， 两兄弟都未曾忘

记， 只是当初为何吃苦， 如今该
如何不负当年辛苦， 二人看法却

大相径庭。 在宋庠看来， 当初吃

姜蒜拌白饭， 数年辛苦， 如今一
朝为官， 就应珍惜机遇， 勤政廉

政， 做一番事业， 以不负昔日之
辛苦。 而在宋祁看来， 当初饥寒

交迫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挣来头

顶乌纱的好日子 ， 不及时行乐 ，

把当年的损失补回来， 岂不枉为

官一场？

许多官员都像宋庠兄弟那样，

出身贫苦， 通过个人奋斗， 终于
跻身官宦队伍， 他们对于昔日的

贫穷生活都不会忘怀， 但却会产
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种是

宋庠模式， 不忘昔日艰辛， 把忆

苦思甜化作努力工作的动力； 一
种是宋祁模式， 每当想起旧时窘

境， 就觉得今天该好好补偿自己

了 。 所以 ， 宋庠对宋祁的教诲 ，

无异于对牛弹琴， 你是苦口婆心，

他还嘲笑你没有 “与时俱进”。

时下很多腐败官员有个共性，

都有一个穷怕了的童年，奋斗拼搏

的青年，开始伸手的中年，结局悲
惨的晚年。 “广西第一贪”李乘龙在

狱中写诗：“出身布衣贫，自幼讲诚

信”。 河南省原石化厅副厅长张景
祥，入狱后反思道：“我出生在贫苦

农民家庭，自己是个放牛娃。 ”湖北
省原副省长孟庆平， 在狱中反省

道：“我 7 岁就拾柴、捡粪、放牛、放

羊、 打短工， 饥寒交迫， 苦不堪
言。 ” 只可惜，苦出身之类说辞没

有任何减轻刑罚的作用。 如果当初
能学学宋痒，不时忆苦思甜， 警醒

自己， 不忘本， 守规矩， 又何至

于有今日？

清沿明制， 捐班在清代形成

了体制化， 诚如史学家朱维铮所

言： “始于康熙， 倡于雍正， 定
于乾隆”。

康熙执政 61 年， 期间叛乱
不断， 灾害频频， 用兵、 赈灾造

成财政空缺。 于是， 他广开捐官

门路， 如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为征三藩战争筹饷， 开征 “文官

捐 ” ， 即在出卖贡监 、 封典等
“现行事例” 外， 准许汉人中的

土豪富商或已革官员捐银谷换取

文职实缺 ， 京官自郎中 （正司
级 ） 以下 、 外官自道员 （正地

级 ） 以下 ， 均可捐班 。 康熙声
言： 这是 “暂行事例”， 也就是

说它属于那种期满或事毕就停止

的权宜之计。 康熙只是 “虚晃一
枪”， 其子雍正则来了个 “发扬

光大”： “应酌添捐纳事款， 除
道府同知不许捐纳， 其通判、 知

州、 知县及州、 县丞等， 酌议准

捐。” 这道上谕表明： 捐班已不
是因赈灾、 河工、 军需三者导致

的 “暂行事例”， 而是与科甲并
重的地方官员选拔的定制。 乾隆

改元 （1736 年） 曾有停止捐纳

的动议， 但鉴于灾异多发、 边疆

闹事， 在其 “乾纲独断 ” 的 63

年间， 还是沿用卖官鬻爵， 并将
列祖列宗创行的先例整合成捐纳

典制， 完成了捐班的体制化。

捐班在道光、 咸丰年间达到

了巅峰， 这一腐败机制， 自上而

下、 由表及里， 盛行于世。 张集
馨在 《道咸宦海见闻录》 一书记

录了道光帝 “召对” 这位调授贵
州布政使的谈话： “第用人不可

预存成见 。 登仕籍者只四样 ，

满、 汉、 科甲、 捐班而已。” 按
照道光帝的旨意， 捐班乃是满清

文官的四大资源之一。

民国史学家邓之诚说： “清

代弊政， 捐纳为最。” 清代列帝

推行捐班， 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
旨在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

财政窘况， 并非为了在异徒寻觅
和招揽人才。 捐输者无不把捐资

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 当然， 在

清代历朝通过捐班也确实吸纳了
一些原先 “明珠暗投” 者， 如雍

正年的田文镜 （捐监出身的汉军
旗人）、 光绪年的谭嗣同 （先捐

纳为同知， 后加捐为候补知府），

但总体上说 ， 这些钱权交易者

“素不读书 ， 将本求利 ， ‘廉 ’

之一字， 诚有难言”。 （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捐班官员是

否授予实缺唯看其对朝廷 “捐纳
财物” 多寡而定， “捐纳财物”

愈多者， “将本求利” 愈烈， 岂

能为政清廉 ？ 恰如龚自珍所断
言： 借口财政困难而 “开捐例，

譬如割臀以肥脑 ， 自啖自肉 ”。

（《西域置行省议》）

清代的捐班 ， 大体分为两

种： 大捐， 即借口赈灾、河工、军

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常捐，即捐贡
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 这

些捐班都是明码标价的， 前者价
昂，后者价廉，如咸丰六年的捐班

价格：“报捐监生， 京庄收兑者不

过二十六、七元，后贱到二十二、

三元。 （江苏）省中协济局，报捐从

九（品）衔，只需二十元。” （悟迟
老人笔记 《漏雨喁鱼集》） 此书

还记载了当年出现 “勒捐” 的咄

咄怪事， 即： 省府州县长官不断
出告示， 威胁、 利诱乃至哀求，

同时放纵 “军需局董 ， 沿乡劝
捐”， “沿门勒写， 进门时如化

缘和尚， 不遵捐数如弄蛇恶丐”。

这位悟迟老人直斥： “目今仕途

壅滞， 捐班捷径， 小人拥挤， 贤
人屏退”。

吊诡的是， 清代的一些为政
清廉者也会默认甚或支持捐班。

据 《清史列传·陆陇其本传》 和

《榕村续语录》 记载： 被康熙誉
为 “清官第一” 的江南总督于成

龙任河督时 ， 发现河工积弊甚
多 ， 治河经费拮据 ， 于是他在

“暂行事例” 找出路， 并制定了

一套捐官奖励办法。 属下陆陇其
也是个清官， 他力反之： 捐班已

使 “正途为之壅滞”， “多一先
用之人， 即多一害民之人”。 于

成龙大怒， 以 “迟误军需” 立即

“议他死罪”， 后康熙以 “居官未
久， 不察事情” 而宽恕之。 封建

社会 ， 有些错误的政策一旦制
定， 清廉者也只能实施———自上

而下皆然， 别无他途。

人们常说：清代“政以贿成”。

捐班堪为那个封建社会末代的一
个显性腐败现象， 当年的文学作

品如成书于清高宗改元乾隆不久
的《儒林外史》多有揭露和鞭笞。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快机秀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知浅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 ： J2900031907703及法人

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

作废。


